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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

「53號，要上路了。」



這聲音彷彿要把人的魂魄勾去，一扇扇鐵窗後不知道隱藏著多少眼睛，然而這個時候，不可避免的同時嘆了口氣——



死神此時找的並不是她們。



「是六號監室的彭玉茹。」



眾人聽了那喊話，恍然大悟。



而這之後的幾秒鐘，壓抑的喘不過氣的沉悶清晨似乎在這一瞬間突然解了凍，相互之間開始竊竊私語起來。



似乎不滿意女犯們的嘈雜，幾個女獄警用電棒挨個的敲打其他監室的門窗，剛剛活躍起來的犯人們迅速的沉寂下來，彷彿根本沒有做過什麼。



女獄警意味深長的看著她們唯一沒有敲打的門窗，暗地裡也搖了搖頭。



一扇沉重鐵門的前面，站著兩個嚴肅的武警模樣的男人，他們手裡提著繩子和腳鐐，繩子是新的，而腳鐐一端已經毀壞，它的鏈子一直垂在地上，這很顯然是剛被卸下來的死鐐。



透過門上的觀察孔，可以看到這個整個監獄，甚至在整個G市都名聲赫赫的大美人，面色蒼白的如同擦多了粉底。



這時間的彭玉茹，倒是顯出了國內很多女明星都演不出來的感覺，那叫淒美。



喀嚓，門開了。



彭玉茹慢慢的梳著一直讓自己引以為傲的長長秀髮，她一邊的囚床上，放著一套銀白色的旗袍和長統絲襪，一雙嶄新的繫帶高跟涼鞋已經在一旁放了很久了。



好像被這突然投射而來的陽光刺激，也好像她自己已經到了極限，晶瑩的淚水此時再也止不住，順著臉上已經化好的淡妝底子上流了下來，在上面留下了一道淺淺的痕跡。



「同志，請等一會好麼？」彭玉茹幾乎用哀求的語調對進來的幾個法官說。



法官們紛紛相互看了一眼，點了一下頭。



「妳快一點，公判是在九點半，十點半游完街就要執行了。」一個女法官說。



「能不能提前告訴我，我會怎麼死……」彭玉茹小心的問道。



「槍決。」



女法官的聲音顯得冷冷的。



法官們出去了，只留下彭玉茹一個人在這裡發呆。



彭玉茹看了看凌晨才有人送過來的梳妝鏡，旁邊的液晶顯示幕上明明白白的顯示著6：38。



她看著自己這如花似玉的面龐，一會兒之後這就要不復存在了。



想著從網上看到的那些槍決犯人的圖片，那種半個腦袋崩飛，紅粉立成骷髏的樣子讓彭玉茹打了一個寒顫。



她又低了低頭，看了看自己這已經穿了幾個月的灰色囚服。



估計那個時候，自己現在穿著囚服的樣子還要更好一些吧！



她現在打定了主意，一定不能讓那種糟糕的事情發生！



不過現在時間緊迫，她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來打扮了。



彭玉茹把自己的囚服脫了下來，露出了白皙修長的胴體，這平日裡讓別人忌妒的樣子現在是用不著擔心了，它如同她本人一樣很快就會變成一具冰冷的屍體。



胸罩和內褲還是入獄之前買的，髒兮兮的，尤其是胸罩還勒的乳房疼的厲害，好在馬上就要死了，這些小節反倒是不用注意了。



彭玉茹將內褲脫了下來，套上了一直長到大腿根部的絲襪，將旗袍也套在了身上。



只剩下一雙繫帶高跟涼鞋沒有穿了。



說實話，繫帶高跟涼鞋和穿有絲襪的腿並不是十分的搭配，不過在彭玉茹這個美女身上，竟然如同渾然天成一般！



繫帶在小腿上交叉環繞著，彭玉茹將它們繫緊，在本來就隱隱約約的絲襪腳上構出了一種引人慾望的輪廓。



「一會兒，這裡也會綁上繩子。」



彭玉茹竟然微笑起來，不是那種因為喪氣而灰敗無力的苦笑，也不是那種因為恐懼而神經質的大笑，就是微笑，平靜的微笑。



她用自己修長的蔥蔥玉指從自己已經穿上涼鞋的腳向上劃去，一直劃到了大腿上，她從自己穿著格外性感的絲襪上感覺到一種完美的觸覺，那是一種快樂，那是一種激情。



頭髮挽在了一起，挺漂亮的，關鍵是法警交代過，這樣比較方便下槍。



為劊子手提供方便本來就是一個死刑犯人應該做的事情。



她在最後一遍檢查了臉上的化妝的時候，不耐煩的法官們走了進來。



彭玉茹敢肯定，她絕對看見了那兩個男法官驚艷的模樣。



而女法官們倒是一副嘲笑的樣子。



「死了就死了，還打扮的這麼妖裡妖氣的。」



法律並不能超乎人情，一個漂亮的女死刑犯在其他女人天生的忌妒之下是完全不設防的。



好在在彭玉茹簽完死刑通知書的時候，這一切就快過去了。



隨著法官們的再次出門，兩個武警彷彿吃了興奮劑一般衝了進去，他們一個將彭玉茹按倒在床上，一個掀開了她所穿的旗袍下擺。



「他……他要幹嘛？」



彭玉茹心裡大驚，雖然她從入獄之後就相當於沒有尊嚴了，可是她還沒有做好進一步被侮辱的準備。



她是白擔心了。



那個掀開她旗袍下擺的武警看到了她裡面沒有穿內褲，臉倒是一紅，不過很快就消失在本來的臉色裡面了。



那個武警說：「別動，現在要對妳的大腿纏繩子了。」



彭玉茹覺得大腿一緊，想要看去，身上卻被那武警壓住，怎麼也抬不起頭來，她感覺到繩子已經在自己穿著薄絲襪的大腿上纏了好幾圈，還打了一個相當緊的結。



彭玉茹知道這繩子叫做絆索，是為了防止她逃跑用的。



接下來就是捆小腿了，彭玉茹此時的雙手也被反拿在背後，繩子套住了她的脖子，又繞過了她的腋下，在纏手臂的時候，上下均被束縛的她感覺到一些窒息，當小腿被捆好了之後，彭玉茹的押解捆已經完成了。



武警將她提了起來，推出了門外。



「報告政府，我有最後一個心願。」



彭玉茹看到了對她宣判死刑的幾個法官。



「說。」



還是那個說話冷冷的女法官。



「我要跟我的親人通一次電話。」彭玉茹說。



女法官猶豫了一下，和旁邊的幾個法官相互交頭接耳了一番，才說道：「可以。」



指示武警將彭玉茹押到傳達室，那裡才有可以讓罪犯使用的電話可以用。



「嘟嘟嘟！」



隨著接聽電話的聲音響起，彭玉茹露出了微笑。



「李哥，我現在要被執行了。」彭玉茹上來就說了這句話。



那邊的聲音顯然很驚詫：「今天麼，我正準備把妳給撈出來呢！這樣，我現在就通知監獄方面，讓他們延後執行！相信我，妳這幾個月的苦不會白挨。」



彭玉茹笑道：「不重要了，死刑通知書一下你也沒能力來救我。現在我已經被五花大綁，快要上刑車了。你不是很想看我死去的樣子麼？十點半去收我的屍，只要我的臉不被打壞就可以了。」



電話裡沉默了一會，才說道：「玉茹，不如放棄吧，我現在去接妳……」



彭玉茹臉上變了一下顏色：「李哥，好歹我也是為了你才花大價錢進的監獄，又花了大價錢讓他們用莫須有的罪名判了我死刑，你以為我做這些是為了誰？我要是想出去，隨時都可以出去，還用的著你來？告訴你，來不來隨你，姑娘我照樣去！」



彭玉茹轉過身，用捆著的雙手把電話掛掉了。



只留下一臉驚詫的武警和法官們。



「有能讓我的腦袋不受破壞的死法麼？」彭玉茹此時倒是一臉輕鬆的說道。



「這個容易，要不對妳的背後開槍，要不對妳的頸部向下開槍。」一個具有相當執行經驗的武警說道。



「背後開槍我知道，頸部向下是什麼效果？」彭玉茹問道。



「十有八九斷頭。」武警說。



「好，一會兒是你執行吧？」彭玉茹問道。



「是的。」武警說。



「對我後頸打，我瑞士銀行的帳戶現在就告訴你……」



彭玉茹終於被押到公判現場了，在這個角度上，她可是第一次感受到作為一個女死囚的無助和激情。



被千萬人指著鼻子指指點點的感受，還有穿著高跟涼鞋，因為大腿和小腿上的繩子只能邁小腿的感受，繩子勒入皮肉的疼痛，以及武警強有力的大手按住的腦袋。



還不是不想活了？



她幾乎把錢全部花完了：



給標本醫生的、給主審法官的、給廣場部門的、給假證人的、給自己的男友的，現在還多了一個，給執行她的武警的。



除了不想活了，還有誰能夠做出這樣瘋狂的舉動？



花了幾乎全部的代價，只為了去屈辱的死去？



當現場響起了經典的「將罪犯彭玉茹押赴刑場，執行槍決」的聲音之後，彭玉茹配合著身後武警突然施加的重壓，癱在地上。



實際上，她是累的。



好久沒有那種在卡車上兜風的感覺了，彭玉茹此時迎著迎面吹來的和風，不禁想到了自己不就是這云云眾生中的一片蝴蝶麼？



旁人的指指點點不再重要了，因為她已經到了刑場了。



刑場位於城郊的一塊靠河的青草地上，彭玉茹清楚的聽見了她背後的武警吞了口口水。



「武警哥哥，聽說你們槍斃人的時候都會對人家腿上來一下是吧？」彭玉茹笑道。



「如果妳配合的話，可以不用這樣。」



那個收錢的武警小聲的說道，他剛剛用手機確認了彭玉茹的存款。



「現在我隨你處置，在那個步槍子彈將我的腦袋打飛之前。」彭玉茹說。



武警看了看遠方，那邊的指導員已經舉起了小紅旗了。



收錢的武警讓另外一個走開，他一個人架著輕盈的彭玉茹到了一個大土坑面前。



「要不要給妳鋪一張布？」武警問道，



「不用。」



彭玉茹笑了，格外的好看，「我的化妝師會幫我清理的。」



「真是看不懂妳，竟然花這麼多錢來死，還是這樣不光彩的死。」武警說。



「反正都是死，也沒什麼，只是你記住只能把我的頭打飛，不能把我的頭打爆。」彭玉茹說。



「放心吧，這是我的職責所在，好歹欠妳一個情。」



武警說完，大喝一聲：「注意了！」



彭玉茹正和他說著話呢，被這一句嚇了一跳，接著她突然覺得自己的美腿上被踢了一下，兩腿一彎，跪在了坑前的地上。



踩在絲襪上那種大頭皮鞋的觸感十分的清晰。



彭玉茹不說話了，她心中緊張的要命，這可不是一聲想死就能說明過來的，因為這是正常的生理反應，她甚至都感覺到下體濕潤了。



哢哢！這是上彈的聲音……



皙白的玉頸後的頸骨上感覺到了槍管的冰涼……



彭玉茹閉上了眼睛。



轟！



彭玉茹突然覺得自己的脖子上一陣刺痛，然後就覺得自己的下體好像突然噴湧出什麼東西。



她彷彿坐了雲霄飛車一般，眼前先是一陣紅光，再就是一陣黃光。



紅光是血，黃光是土地的顏色。



彭玉茹的人頭落在了距離槍決的跪地五米多遠的地方，她遠遠的看著那個武警已經不再踩自己的大腿，而自己的軀體因為失去了腦袋而變得格外的亢奮，她清楚的看到她穿著旗袍，套著絲襪的身體在地上毫無形象的蠕動，頸部的斷口拚命的噴著血液，那緊緊纏在小腿肚上的高跟涼鞋的繫帶好像也鬆開了。



武警走了過來，抓住彭玉茹的頭髮，彭玉茹俏皮的笑了笑，武警知道她還有意識。



「要不要看一看妳的身體？」武警問道。



彭玉茹閉上了眼睛，然後張開。



「知道了，真不知道今天的刑場人員怎麼這麼少，而且沒人能干涉我的動作，真不知道妳做的什麼安排。」



武警提著彭玉茹的首級，向她已經失去腦袋十幾秒鐘的身體走了過去……



＊＊＊



在這一小時之後，將是標本師和廣場部門的工作了。



彭玉茹的漂亮身體和首級會經過簡單的處理在廣場上示眾三天，之後讓標本師製作成永久性的標本，據說在之後的一千年內，標本會跟這個G市第一美女死刑犯生前一樣漂亮、性感。



她生前捐出的家產被組成了一個玉茹基金，專門用作彭玉茹屍體的維護和整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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